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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冬奥会闭幕式有感

□ 于金奎

无数金牌耀九天，
欢欣场馆聚英贤。
冰峰娇子腾空舞，
雪域雄鹰任意旋。
折柳春风辞贵客，
骄容岁月写诗篇。
烟花烂漫成追忆，
冬奥京华胜以前。

醉公子

春浅

□ 赵维远

浅梦春情始，草痕初淡递。
芳树欲柔枝，月溶波渌池。
淑怀随暖济，离愁牵雨细。
拂柳意长时，回心一寸思。

五绝

镜

□ 吴如来

识友千千万，平常一颗心。
红颜亲切美，恰似佛光临。

七绝

对镜
阅尽人间真善美，
堪悲若喜不声言。
随其假扮和装巧，
过眼轻轻化袅烟。

一剪梅

对镜
日日宽衣对镜身。

仔细观察，抹皱平纹。
天生慵懒色平常，

梦贵容颜，打扮娇嗔。
酒绿灯花怕失魂。

自省何谈，醉了晨昏。
也知虚假害良民。

多少风流，尚可为人。

池塘旧忆

□ 张轶敏

在县城西北角，一栋栋高楼拔地而
起，小区的名字叫春天里。老杨是该小
区的门卫，小闫通过买房结识老杨。

在四季分明的花都——梅陵，春天
是一种氛围。一场春雨过后，该小区四
周的野花在春光里摇曳。

60 岁的老杨习惯沏一壶岩茶，把自
己的破棋盘摆出来，坐在门卫室外品茶
寻香。他虽然头发花白，但看起来年
轻，最多 50 多岁。小闫问老杨：“你咋
保养的？”老杨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
要心情好，心态平和。”

小 闫 的 棋 路 比 较 野 ，总 是 咄 咄 逼
人，老杨则不慌不忙，缓缓一招却能化
危为安。小闫总是眼看要胜利了，却落
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老杨说：“闫啊，你有点急。”小闫笑
笑说：“我都 40 了，现在还是文化局的
一名职工，能不急吗？”

老杨说：“你咋不学你哥，到北京闯
闯。”小闫说：“我可不想学他，都读到博
士后了，至今还是单身。”

老杨哈哈笑了起来，他说：“这就对
了！吃，炮打马。”小闫心想这下完了，
他递给老杨一支香烟，自己也点上一
支，香烟的味道沉稳而舒缓。

老杨说：“你别小看这棋局，你的格

局、心胸、性格都在这一招一式里。”小
闫问老杨：“你说我选择在这个小县城
生活，是对啊，还是对啊？”

老杨说：“这只能用一个标准衡量，
那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幸福？”小闫说：

“幸福这东西有点虚，我有时感觉很幸
福，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老杨说：“有时候，幸福不是有而是
无，比如无病，无灾，无怨。”小闫扶了扶
镜框，叹了一口气说：“我大专毕业后就
忙着工作、相亲、结婚、生子，哪有时间
去想幸福是什么？”

老杨说：“这是大多数小城人的生
命轨迹。我干了一辈子工人，退休后能
做个保安，我心里满足了，不像你，读过
书，有学问，想得多。”

小闫问老杨：“你说啥叫幸福？”老
杨说：“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平淡，想吃卤
肉了就买点儿，想喝酒了就喝两杯，想
睡觉了就眯一会儿，心里特别踏实。看
到小孙子活蹦乱跳地打篮球，我心里特
别甜蜜。”

小闫对老杨竖起大拇指：“你别说，
以前真小瞧你了。”老杨说：“你就笑我
吧！你就有没有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小闫略做沉思，时光的碎片在其脑
海里不断闪现。

小闫喜欢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梅陵
县城的大街小巷，看街边卖红薯的大

爷，卖水果的少妇，搞宣传的商家；听理
发店播放的流行音乐，新华书店的喇叭
介绍新书；闻街边吊炉烧饼的食香，卖
花姑娘三轮车上的芬芳……

小闫喜欢每一次聚餐，在乡间的田
野里，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几个朋友围
着地锅炖大鹅和野兔，喝着清冽醇厚的
水酒，谈论着县城里发生的奇事新闻，
慢慢地，岁月在口腔里融化。

小闫喜欢在行云堂的南窗下，伴着
月光读书。蒋勋的《细说红楼梦》，当年
明月的《明朝那些事》，马尔克斯的《霍
乱时期的爱情》，李佩甫的《羊的门》等
等。那种独处的幸福感，让生命充盈而
有光泽。

小闫喜欢在阁楼上养殖花草。隆
冬时节，半屋子的绿植和花草依然生机
勃勃，伴随着墨香，小闫的心里春意盎
然。尤其是妻子穿一身红袄，在旁边帮
他研磨时，让他觉得生活如此美妙。

小城没有陌生人，无论在县城的那
个角落，都有熟人热情地打招呼。“走，
走，走，到家里喝两盅。”这就是生活，懂
得把小日子过好是一种境界。

当然，小闫明白大都市有大都市的
生存法则，小县城有小县城的特色，但
幸福的标准相同，那就是踏实、知足、向
善、乐观的生活。如能如此，无论哪个
季节，你都仿佛置身于春天里。

春天里

《归途》记者吕超峰 摄

□ 赵银霞

以前，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大池塘。
在我的记忆里，池塘主要扮演了两个角
色，一个是大人的沤麻池，一个是娃们
的游泳池。

沤麻这项农事古已有之。《诗经》有
语：“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
可与晤歌。”沤麻时节，小伙子借此机会
与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劳作对唱，似乎是
一副轻松欢乐的场景，实则沤麻是一项
工序复杂、过程艰苦的劳动。“金鞍玉勒
绮罗茵，梦寐何缘到老身，辛苦沤麻补
衾铁，谁知布缕又频征”说的就是沤麻
的辛苦。

沤麻前要先把麻秆去掉叶子，再扎
成捆，绑上沙袋沉入水塘。经过 20 多
天的发酵，沤好的麻糊着黑乎乎的污泥
又沉又臭。起麻的时候，半个村子弥漫
着臭烘烘的味道。然后就是漂洗了，在
水里一遍一遍搓洗，直到污泥被除去，
露出洁白锃亮的麻秆。

出淤泥而不染的不只有荷花，还有
细麻。漂洗干净的麻秆晾干后就能剥
麻了，剥下来的叫麻批，最好的麻批是
一根麻秆剥到尾，中间不断裂，这样将
来纺出来的线才精细好看。

剥麻主要是女孩子的活儿，一丝丝
细白的麻批在一根根细白手指的梳理
下，变得凝脂般柔软光滑。“彼美淑姬，
可与晤歌”更适合这时候的场景，很难
想象钟情的男女在沤麻、漂麻时臭气熏
天的空气里嬉笑唱和。其实，剥麻的场
景是我想象的，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很
多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连麻具长什么
样子都记不得了，只有起麻时节黑乎乎
的污泥和臭烘烘的味道留存在了我的
记忆里。

池塘最高光的时候是夏天。夏天
来了，属于男孩儿的欢乐也来了。以
前，农村的男孩儿天生胆肥，上房揭瓦、
下水摸鱼没有不敢干的，游泳对他们而
言就是小菜一碟，不需要大人教，自己
扑腾几次就会了。通常是在午饭后，男

孩子们就躲着大人一个一个溜出了家
门，三五成群地奔向池塘。

大点儿的孩子还知道穿个短裤，小
点儿的孩子直接光溜着屁股，像一条条
小泥鳅似的在池塘里游来游去。村里
的池塘小，只能满足十岁上下的孩子戏
耍，再大点儿的孩子都去村外的大池塘
里玩水。我的弟弟虽然还小，但也喜欢
跟着去大池塘玩。

家里就一个男孩儿，爷爷、奶奶宝
贵得不行，一会儿看不见我的弟弟就跟
我的父母叨叨：赶紧去找找！父母耐不
住爷爷、奶奶的念叨，一路喊着往池塘
那边寻找，喊了一个又一个夏天。时至
今日，回想起童年的夏日，耳边除了蝉
鸣，还有父母一声声唤儿的长音。

现在村里的池塘早被填平了，连同
那些欢乐的旧时光一同填在了坑底。
也许是因为记忆太深刻了，我常常梦见
村里的那个池塘和有关的人和事，以至
于有些事情我都分辨不清究竟是梦还
是真的发生过。

本期版头题字：杨建安


